小彧今天从国内回来，来我们家暂住一阵。”女朋友跟我说。女朋友叫佳慧，跟我一起在海外的某个国家生活。目前我们都在读大学。佳慧在读兽医专业，小彧是她的同班同学，也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她不跟她男朋友住了？”我问道。

“放假回国那段时间就分手。”佳慧说。

“啊？还是分手了啊。”我感慨道。小彧跟前男友谈了好几年，不过两人性格始终不合，近一年两个人经常吵架，临时分手后小彧偶尔也会来我们家暂住几天。不过这次看来是彻底分手了。

女朋友嗯了一声也肯定了我的想法：“哎可怜的老公，小彧这次要住上至少一周了，不能跟我在客厅里爱爱了。”

“啊？你还好意思说，我们一个月最多也就能做上一次吧。”我听完带着情绪回答着。我很爱佳慧，我们相处了六年了一起经历过很多大风大浪，也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了。不过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就是佳慧一直性冷淡，而我却是对性有正常需求，甚至是有点小旺盛的男孩。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谈过很多次，佳慧一直都很自责，每次谈论完这个问题她都会努力配合跟我爱爱一次。不过我很明显看得出她是在勉强自己，每当自己发泄完欲火之后，我也觉得不应该这样勉强她去做她不喜欢的事。佳慧也主动提过，实在有需求就让我出去找别的女人解决一下。但是凭借几年的了解我知道，对于正常女孩来说，虽然她嘴上同意，但是喜欢的男孩跟别的女孩发生关系，心里绝对会难过的。对于我来说，虽然欲望难控的时候确实像找个姑娘发泄一下，但是回复理智的时候又明白，假如跟别的女孩上床，对陪伴，付出多年的佳慧来说都是莫大的伤害。总得来说我跟佳慧彼此很相爱从未想过因为性生活不和谐而打算放手。所以最后我们达成共识的方案就是将我阉割掉。对于佳慧来说我被阉掉对她没有任何影响，而且对于经常实习阉割动物的她来说，她完全可以亲自对我动手。对于我来说，这几年饱受性欲折磨，我也确实想要阉掉自己。最开始也是因为某次因佳慧长期不肯跟我爱爱，然后我跟她吵架中带着情绪提出来的。过后我们冷静下来都觉得这是个不错的办法。

“怪我喽。”佳慧一脸无所谓的表情回复着我。

晚上小彧来到我们家中，简单收拾好她的行李后久违的三人会谈又开始了。之前是她来我们家都是抱怨她之前的男朋友，然后我们一起吐槽。今天当然就是讲讲跟那个男人分手的一些细节，他们俩并没有因为劈腿，只是单纯的性格不和。

小彧跟佳慧两个人关系好到真的是无话不谈，包括佳慧跟我性生活不和谐以及我的阉割计划小彧都知道。可能是因为女孩子都是潜在双性恋的关系吧。小彧跟佳慧应该真的互相喜欢着对方。小彧跟佳慧完全相反的一点就是，小彧生理需求非常强，平时的聊天中总是出现黄色的段子和少儿不宜的词语，毫不掩饰的跟我们讨论着她历届男友“活”的好坏。这次跟男朋友分手后，更是增长了很多约炮的经验。

我跟小彧之前完全是真正的友谊，没有相同的爱好，都不是互相喜欢的类型，我们能相遇并说过话完全是因为佳慧。

“男人就该给那个咔嚓了。”不知道她们谈论到什么话题，小彧突然看着我说这么一句话，同时一手拿着香蕉，一手比划着拦腰剪短的动作。我还在一脸茫然的时候她对我说:“喂，你那玩意割了没？”同时目光看向了我的裆部。

“没，还在呢…”我无奈地回答着。

“哎，早点割了，省着你难受，我们家佳慧也闹心。”小彧回答着。

“这几天就割。”佳慧补充道。

彻夜长谈后，可以说吐槽后，小彧恋恋不舍的回到自己的卧室里休息。第二天是周日，我们三人接近中午才懒懒散散来到客厅，吃过早饭后，一起横七十八倒在沙发上看视频聊着天，学习，未来，吃货，两性，小时候的光辉事迹…这时突然有人敲门。

是快递姐姐，一个盒子包裹，收货人是佳慧。我代收之后跟快递姐姐告别，回到客厅问：“佳慧是什么呀？”

“应该是给你的礼物。”佳慧回答道。

听完我觉得很期待，便目不转睛的盯着佳慧拆包裹的过程。包裹中是一个扩张去势器。通常用来给羊去势或者断尾用的。原理就是用扩张器将强有力的皮筋去势环撑开套入阴囊或是尾巴根部，然后用皮筋阻止以下部分血液循环，待皮筋以下部分因缺血坏死，断尾或是去势就完成了。

“哟，看来你男人当到头了。”小彧带着坏笑看着我。我没有回答她，佳慧则将皮筋组装到了去势钳上。对我说：“开始吧。”

“啊？现在？”突如其来的命令让我一下没反应过来。

“哈哈，不舍得你的蛋蛋么？还是我在这你不好意思脱光呀？”小彧继续调戏着我。

“嗯。”我不好意思的回答着。其实蛋蛋完全没有不舍得。不好意思在小彧面前脱光到是被说中了，由于佳慧是初恋的原因，还真没裸给其他女孩看过。

“哟，你老公这么纯呢。”小彧说道。

“那是。他只属于我。”佳慧自豪地说。“以后你就更纯啦，来脱裤子。”

看佳慧这么自豪地说，想想反正这个以后也不是我的了，也没什么可不好意思的。而且小彧也是阅鸡无数的姑娘，对我也不会有什么兴趣。我便站起来很痛快地将裤子全部脱掉。两个姑娘当然同时将目光集中到了要手术的部位了。

被一个普通朋友关系的女孩和自己女朋友同时盯着那里看，鸡鸡当然无法控制的挺立了起来。

“看来是兴奋了呢。”小彧继续着她调戏的语气。当鸡鸡完全挺立起来的时候，她便更仔细打量了起来。“嗯…这个大小，在我上过的男人里，能排倒数第五？差不多。割了完全不可惜，哈哈哈。”

“一共6个人么？”我开玩笑问她。

“怎么可能。”小彧脱口而出。

“我想也是6个人是这个月的人数吧。”我说。

“哼。”小彧意识到了被我绕进了陷阱里，为了扳回一局赶紧补充“别管这个月还是今年我上过多少，反正你是谁都别想上了。”

小彧的还击当然让我无言以对，我也只能对她吐了吐舌头。在跟小彧的斗嘴过程中，佳慧已经将去势器调整好，对准了我的蛋蛋。我们三个人都停止了言语，静静的看着我要被去势的前奏。佳慧一只手握着去势器将其对准我的蛋蛋，另一只手开始先将一颗蛋蛋往去势环里送。因为是女孩子的原因，一只手没法将去势环扩到最大，所以第一颗蛋蛋一直没有送进去。

佳慧传了一个眼神给小彧，告诉她来帮忙。早就看着急的小彧当然明白佳慧需要帮忙，便把手伸像我的蛋蛋。不过快触碰到的时候她还是犹豫了一下，毕竟当着我女朋友的面来碰我的那个地方还是蛮尴尬的。但是小彧还是帮忙将第一颗蛋蛋塞入了去势环中。她俩用相同的方法将另一颗蛋蛋也放入了去势环中。

接着小彧用手握住我穿过去势环的蛋蛋，往地面方向拉，佳慧则尽可能将皮圈靠近我鸡鸡的根部。这样切除蛋蛋袋的时候就没有多少残留的蛋蛋袋部分了。“你们合作很默契么。”看着她们俩只通过眼神交流就能完成工作的我不禁感慨道。

“是呀，我们实习就是一组，这么配合给很多小公羊去势过。”佳慧说。

蛋蛋根部被困住之后期初并没有疼痛的感觉，反而带来的是莫名的兴奋感，这导致了鸡鸡处于极度挺立的状态。“好像要被阉了，鸡鸡变得更硬了呢。看来是不想被阉掉了呢。”小彧看出来我比刚才更兴奋了。

“别那么兴奋了，穿上裤子看会视频转移点注意力。”佳慧对我说。随后我便穿上了裤子，回到沙发上继续看视频，不过两腿间的小帐篷依然挺立着。小彧时不时故意将目光投向我的小帐篷，然后调皮地用手比划出剪刀的样子。

转移注意力的方法很好用，10几分钟过后小帐篷就消下去了。不过蛋蛋的疼痛却渐渐明显。白天的疼痛是还可以勉强忍耐，晚上疼痛就开始加重。佳慧和小彧晚上在讨论第二天去实习需要再“借”些什么用具回来。

入睡是很痛苦的事情，蛋蛋传来的强烈疼痛让我无法入睡，佳慧则找了几个无聊的视频帮我入睡，她也一直陪着我没有睡，还聊了很多事情，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她的道歉以及谢谢，我也跟她说了心里话，一切付出都是我愿意的，并且我自己本身也很想被阉掉，再有就是我们对我们美好未来的一些规划。最后在强烈无聊的视频催眠下不知什么时候我还是睡过去了，但是我知道在我睡之前佳慧一直醒着守在我身边。

周一早上醒来佳慧已经醒了，看到我醒来第一句话就是问我怎么样，还痛不痛。一觉过后疼痛依然强烈，但是至少坚持上课肯定没有问题。随后我们一起检查了蛋蛋袋，整个蛋蛋袋已经变黑，但是有痛感就说明没有坏死。早饭后我们依然正常的各自上学去了。

课间上厕所的时候，我也要特意找单间去上以免被别人发现，并且看来以后都要如此了。看着已经发黑的蛋蛋，心境还是非常难以形容。自己被阉掉的梦想就要实现了，而且也是为了心爱的人被阉掉，喜悦当然是有的。另一方面自己马上就不是完整男人了，并且是失去男性的象征，失落又会浮现出来。

就这样带着复杂的心情结束了一天的课程回到家中。当然今晚蛋蛋还不会被切除，因为疼痛感依然存在，顽强的蛋蛋并没有完全挂掉。

由于佳慧和小彧的学校离家比较近，所以我进门时她们早已在客厅了。佳慧见到我第一件事就是让我脱下裤子检查我的蛋蛋。小彧也充满好奇地放下手机望向我的裆部。因为越过了第一次，这次我很自然的当着两个姑娘的面把裤子全部脱掉。不过异性带来的刺激，还是使得我的鸡鸡瞬间挺立起来。暴露在两个女孩面前的除了一根挺立的鸡鸡以外，还有一袋深色接近坏死的蛋蛋。

“唉，都这么黑了啊。你现在是不是就已经是太监了啊。”小彧对我说。“不过那玩意还能硬应该就不完全算是太监了吧？但是已经断子绝孙了吧。”

“理论上精子还是活着的，应该还可以让人怀孕的。”经过了两次我单方面的坦诚相见，我已经可以和这个女性朋友讨论此类问题了。

“哦，那你要不要自己最后再撸一次呀，佳慧帮你也行。”小彧突然认真地说道。也许一个好好的男孩一天之内就快被阉掉了，对小彧来说也觉得很可惜。

“不要。”佳慧很果断的说。其实佳慧不但反感性交，就连我自己解决也很反感。所以她从不让我自己解决更不会帮我解决。所以平均一周忍耐到极限了我也只能偷偷自己解决一下。

“呵，真干脆。”佳慧的回答让小彧有点意外。“那你们上次做是什么时候啊？”

“两个月之前？”我看着佳慧问道，具体我也不太记得清了。佳慧则点头肯定了我的答案。

“那你上次自己撸呢？”小彧问我。

“上周吧。”我回答着，佳慧听了故作不高兴地哼了一下。佳慧其实明明知道我会偷着自己解决但是她只是假装不知道。随后她拿出了一个贞操锁给我，让我软了之后带上。当然让鸡鸡变软的方法还是分散注意力。我自己很迅速的在两个姑娘的注视下带上了贞操锁，因为如果速度慢的话鸡鸡还会挺立错过这次机会。穿戴完毕之后，佳慧用锁将贞操锁锁住，随后就将钥匙丢进马桶冲走。看来佳慧认准我明天会偷偷解决最后一次，所以做了充足的准备。

“你把钥匙冲走了不给他解开啦？”小彧问道。

“明天晚直接给锁剪开就好了。反正他也就能用着一次，以后他下面也没东西可锁了。”佳慧解释道，随后便是两个闺蜜开心的笑声。

失去知觉的蛋蛋不再影响睡眠。第二天早上的告别之后，还是一如既往来到学校，上课，课间，午休。休息时来到厕所，看着被束缚着的鸡鸡以及完全变黑的蛋蛋袋，心里中负面的情感不由自主的占据了上风。在其他人看似平常不过的一天，对我来说却是作为男人最后的几个小时，今晚我将为了爱人从一个健全的男孩变成一名不男不女的阉人。上一次享受男人的快感已经记不清是3号还是4号。而上一次享受男女性爱的时间早已更加模糊。

最后一节课结束，我第一个走出了教室。在复杂的情绪带领下，我选择更早回到家中接受我的命运。到家之后两位医生已换上了手术服，准备好道具，并搭好了手术台，其实就是饭桌。小彧手中拿着DV机对着我。红色的信号灯告诉我录像正在进行。虽然之前没有告诉我还有这个环节，但是想想能记录下这一生只有一次的宝贵时刻还是很必要的，所以我没有多说话而是选择尽力配合他们。

“好啦，这位就是今天要接受阉割手术的男孩，我们就叫他小悠吧。”小彧把DV对准我说道，小悠是我名字中的一个字。小彧轻松的介绍突然让我觉得没有那么紧张。

“来，脱衣服洗个先澡。”佳慧说着将我领到了浴室。

“现在待阉的小悠正被慧医生带去淋浴间清洗手术部位。”当然这个过程小彧也是全程录制加解说。“现在慧医生剪开小悠贞操锁的皮质部分，为了今天慧医生已经将小悠禁欲了一个多星期。今天会不会让他最后释放一次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贞操锁已经解锁，哇，小悠被封印已久的手术部位瞬间膨胀了起来，慧医生拿起了去势器，将去势环穿过了小悠的器具，并贴紧了最根部，这样可以让手术部位保持挺立，减少出血。慧医生再次确认去势环被套再了鸡鸡的最根部，看来我们的医生是要将她老公斩草除根，一点不留啊。”

“好啦，这样我们的术前清洗环节就结束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手术环节了。”小彧跟随我们走出了浴室来到了手术台，将DV放置在了搭好的三脚架上，正对着我的手术部位。小彧则来到手术台旁协助，或者说应该是参与手术。

由于他们能获得麻药的计量十分有限，这个阉割手术只能选择局部麻醉。麻醉过后只有我的下体失去了知觉，上身完全可以自由活动，神志也十分清醒。佳慧一手拿起手术刀，一手托起我冰冷暗色的蛋蛋袋。小彧此时也全神贯注的进入手术状态，彻底放弃解说。

佳慧紧紧沿着去势环慢慢将蛋蛋袋切开，由于去势环的原因并没有出血。很快我的蛋蛋就彻底跟我分离了。小彧拿来托盘，佳慧将整个切下的蛋蛋袋放入了托盘里，蛋蛋袋的切面由于摆脱去势环的束缚开始慢慢打开，当我试图去看是否会有蛋蛋滚出来的时候，小彧已经将托盘移走。

佳慧已经握住了我的鸡鸡，此时鸡鸡因被去势环束缚的原因完全变黑。“你真不跟他再做最后一次？”小彧最后跟佳慧确认。

“不了。”佳慧很肯定的说“是你想跟他做吧。”

“噫，没有啦，只是替他觉得可惜，被阉之前连撸一次的机会都没有。”佳慧似乎说中了小彧的心思。

“这样就好，我没关系的，谢谢你小彧。”我对小彧说，不得不说小彧的话真的感动了我。下一秒小彧的话马上惊到了我。“那能不能让我切你老公的鸡鸡？”小彧试探性的问佳慧。

佳慧则依然保持平静地说了两个字“好呀。”然后将手术刀递给了小彧。小彧一手接过手术刀之后，一手扶着我的鸡鸡，然后将刀刃紧贴着去势环，当然也是为了在阉割后让我的下体不会有什么凸起。小彧最后对我使了使眼色告诉我她要动刀了，我也轻轻点点头示意可以开始。虽然有去势环但是由于血管较多的原因，当刀刃切开鸡鸡的一瞬间还是有不少血流出来。为了尽快处理伤口小彧在接下来的两秒钟内就将我的鸡鸡整个切下，同时高度紧张的她也长叹了一口气。

可以随后小彧却进入到了一种迷离的状态。她放下手术刀，看着手中我那刚被切下来的鸡鸡笑着说：“哈哈哈，我把男人的鸡巴切下来了，还是别人的老公，真是太爽了…不行我忍不了了，我要现在就爽一把”说完她手中的鸡鸡放入到了托盘中，迅速褪去了全部衣服开始自慰。

“喂，还有DV在录像呢。”刚被阉掉的我完全顾不上自己正被佳慧缝合的伤口提醒着小彧。关于被阉掉的负面情绪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想法是，第一次看见小彧的全裸竟然是在她切了我的鸡鸡之后。

“对呀，还有录像，我要对着录像机，把我最淫乱的一面和高潮都录下来，”说完小彧真的对着DV去自慰了。“啊，好爽，回头我要把视频传到网上，让所有人都看见我淫荡的样子。”

“喂，视频里还有我呢，坑爹队友。”小彧惊人的言语不得不让正在被缝合中的我去吐槽。

“她说着玩呢。”佳慧依然冷静地说。说完随着一声叫声小彧达到了高潮瘫软到地上。后来小彧恢复了神智，全裸着帮佳慧完成了我伤口的缝合。下体切除的还算很完整，没有什么凸起。尿道被插上了导尿管，只是稍微往下改造了一点，方便我日后坐着或者蹲着尿尿。但是没有太往下，毕竟在读的兽医，让我安全的在阉割手术中活下来对她们就很不容易了。

接下来两周是复习周不用上课，我就在家里养伤，她们俩一起照顾我。切下来的鸡鸡和蛋蛋分别被泡在两个不同的小瓶子里，放在佳慧的书桌上。所以每次小彧来到我们卧室，第一件后和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拿起装有有鸡鸡的瓶子仔细观察，最后再恋恋不舍的房回原处。后来有一次佳慧明白了小彧的心思跟她说：“喜欢你就拿走吧。”

“真的吗？我可以拿走吗？”小彧十分欢喜地说，然后看了看佳慧，又看了看我似乎在征得我的同意。

“我老婆同意就好啦。反正那个现在又不是我的。”我把心里真是的想法告诉小彧。

小彧开心的拿着装有我鸡鸡的瓶子准备起身离开。这是佳慧来了一句：“小彧生日快乐。”小彧放下手中的瓶子，眼泪瞬间涌了出来，然后抱住我们不断的说谢谢，这是我最珍贵的生日礼物。我也明白佳慧其实早就看出来小彧十分喜欢她亲手从我身上切下来的鸡鸡，只是想到她生日的时候给她一个惊喜。

后来伤好了之后，在外我还是正常的生活，只是换衣服上厕所的时候多有留一份心不让别人发现我已经是阉人了。回到家中依然跟佳慧过着理想中不被性欲困扰的生活。而小彧则渐渐地以一种无法形容的地位融入到了我的家庭中。

由于我被阉掉了的原因，再后来家里还是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情，有时间再写给你们听。

